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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圆，别称元宵，是汝州传统小吃的代表之一，也是元宵

节的一道美食。汤圆是由糯米粉等做的球状食品。一般有馅

料，煮熟带汤食用。

汤圆的历史十分悠久。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正月十五这一

天，楚昭王经过长江，见到一些漂浮的食物，是一种带馅的白色

甜食，于是请教孔子。孔子说，此食物外白内红，乃复兴之兆头。

楚昭王大喜，此后每年正月十五，便命臣民仿制这种食物来吃。

当时汝州之域隶属楚国，从此以后，汝州人也便有了元宵节

吃元宵的习俗。每年的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要吃一碗热腾腾的

元宵，而且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张灯结彩，小孩子们挑灯笼，逛

庙会、看花灯、踩高跷、舞狮子，简直太热闹了，是春节后的最后

一次狂欢。这一天以后，人们又要进入新一年的辛勤劳作，所以

这一天要庆祝一下，表示对新一年美好生活的希望。

汝州童谣：

正月十五过完年，家家户户喝汤圆。

喝完一碗还想喝，俺娘笑我老是馋。

转自《汝滋汝味》 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供稿

牛角岭位于蟒川镇南部的深山区，东与

宝丰接壤，西南与鲁山交界。地跨两岭三沟，

土地仅有400亩，且多为梯田。土层偏薄，石

头裸露，庄稼全靠望天收。无路、无水、无电，

是省定深度贫困村。多少年来，由于没有发

家致富的门路，村民们挣扎在温饱线上。为

生计，年轻人大都逃离大山，背井离乡，到远

方打工，村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幼度日。

我曾两次来到牛角岭采风，深切感受到

了牛角岭村在脱贫攻坚中的沧桑巨变。

牛角岭这个省定的深度贫困村，仅建档

立卡贫困户就有125户488人。尤其有4户特

困户，全是因病致贫，却又后继无人，无经济

能力。其中有一个抗美援朝老兵的遗孀，年

近九旬，儿子早已去世，只留下一个智障残

疾的儿媳和这个老婆婆相依为命。她们在村

头单住，老婆婆照顾儿媳，一日三餐时时不

能分离……

为让牛角岭早日脱贫致富，汝州市领

导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市委书记多次夜

宿牛角岭，与村民点灯夜话，促膝长谈，出

主意，想办法，实地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

作。在先后察看了牛角岭水窖设施建设，

户户通二期工程，核桃、花椒、中药材等种

植项目，并召开专题汇报会，听取相关负

责人近期工作情况后，对牛角岭村的长远

规划与近期工作，奔着轻重缓急的思路，

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蟒川镇与市国土资源局驻村工作队，筹

措资金为村里修路，改善生活条件，大力发

展核桃、中草药种植，发展肉羊养殖，引进纯

净水厂，还牵线搭桥通过市人社局开展家政

扶贫培训班。

为早日脱贫致富，牛角岭的村民敢为天

下先，把火车“开”进村头，成为迎接游客、脱

贫致富的火车旅馆。火车旅馆由一节软卧车

厢、一节餐车车厢组成。为满足需求，市力霸

车辆厂对两节车厢进行设计改造，运送到牛

角岭后，又进行了清理、防腐处理，在软卧车

厢设置了50个床位，还在周边建造了7个特

色民俗小木屋，可为100名客人提供餐饮服

务。

为反映汝州市脱贫攻坚中取得的伟大

成就，河南省流行音乐协会和汝州市文联共

同打造的“汝州神曲”———《喊生灵》，在牛角

岭启动了音乐电影的拍摄仪式。著名流行音

乐词曲家席文太被汝州的厚重文化和秀美

风光所吸引，尤其是曲胡《大起板》宛转悠

扬、高亢激昂的旋律让他沉醉迷恋，如何传

承国粹，成了他多年来锲而不舍的追寻方

向。为完成《喊生灵》，他悉心考证宋朝至今

百姓如何呼唤猫狗鸡鸭，并向国内文史专家

求教，无数次莅临汝州采风，寻找创作灵感。

他被汝州驻村干部，特别是牛角岭村的驻村

干部在脱贫攻坚中的精神风貌所感染，呕心

沥血创作出了以《大起板》为主旋律的流行

歌曲《喊生灵》。

乘着党脱贫攻坚政策的春风，这个昔日

没路、没水、没电的省定深度贫困村，已经迈

开了巨人般的前进步伐。山顶森林公园建成

了，道路修通了，班车通了，自来水通了，电

网安装了，宽带安装了，标准化卫生室建成

了，产业奖补，技能培训，外出务工补贴……

一项项惠民举措，让牛角岭变了，变得惊艳，

变得好看！变得如此多娇！是党的脱贫攻坚

政策，为牛角岭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历史厚重的牛角岭，是个创造奇迹的地

方。牛角岭火车旅馆、山顶森林公园的建成，

与周边的蒋姑山、黑龙潭、阿婆寨、冬青沟、

武朵山、周赧王陵等景区形成了旅游环线，

既为牛角岭人增收，也盘活了南部山区的旅

游资源。

牛角岭的村民是幸运的，牛角岭的未来

是美好的。在上级政府和各级领导的关怀

下，在立志脱贫的乡亲们的努力下，牛角岭

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更加灿烂！

走进牛角岭
●万坤山

岳老犟治病

圆

汤

(一)穷人的病也是病

清末民初，汝州出了位名医叫岳克

恭，因为生性耿直倔强，人称岳老犟。

岳老犟家住城东纸坊村，小时候非常

聪明，但因家境贫寒没读几年书。壮年后，

父亲又去世了，穷日子简直没法过，为活命

他不得不挑起挑子串乡卖油。后来母亲又

一病不起，他四处求医，但却因凑不出多少

钱，请不来大夫，眼睁睁看着母亲离开了自

己。倔强的他是从来不流泪的，可这一次他

却皇天老娘地痛哭，最后哭晕在地上。从此

他忍饥挨饿发奋学医，成为地方名医。后来

迁入城内以医为业，并因治好了河南督军

赵倜母亲的顽疾而名声远播。

岳老犟虽然成了一方名医，但他总也

忘不了母亲的死，忘不了少壮时那家贫的

难和苦，所以贫苦的老百姓找他看病，那

是随叫随到，从不收诊费。药价也很低，就

是钱不够也叫拿走，甚至干脆不要钱。可

对那些有钱人和官宦人家就不客气，诊费

收得比一般的人要高，药价也比一般的人

高出许多，他说这叫“穷人吃药，富人拿

钱”。有钱人明知找他看病要掏些冤枉钱，

可是有了病还是得去找他看，他说这是姜

子牙钓鱼———愿者上钩。

岳老犟看病有个规矩：不论贫富贵

贱，不分光棍儿眼子，除了紧急抢救，一律

讲先来后到。

有一天，一大早就有一个衣衫破旧，

蓬头垢面的乡间农民请他去为老母亲看

病。当他问明情况背起药箱要走时，知州

大人的管家闯进了诊所，拦住他说：“岳先

生，知州大人的夫人病了，他让我请你过

去看看。”

岳老犟说可以，可是他又指着站在跟

前的那位农民说：“等我给他母亲看了就

去。”管家瞅了一眼农民，又一脸赔笑地对

岳老犟说：“岳先生，我这可是给知州大人

夫人请人看病呀，轿车就在外边等着呢，

是不是让他等一会儿？”岳老犟心有不悦，

说：“我看病的规矩是先来后到，这是谁都

知道的，人家先来，怎么能让人家等呢？知

州夫人的病是病，穷人母亲的病就不是

病？”

管家很精明，一听便知道岳老犟坚持

要先去给那位农民的母亲看病，于是鬼眼

三出地笑着说：“岳先生说得对，岳先生说

得对。不过，岳先生，他连头驴都没牵，你

怎么去呀？”这句话明明是说他有轿车得

先去给他看，岳老犟一听犟劲儿就上来

了，看着那农民话里有话地说：“兄弟，就

是呀，人家可是有轿车的，你连头驴都没

牵，我怎么去？难道你要背着我去？”

那农民似有领悟，连连作揖：“岳先

生，只要你去给俺母亲治病，我情愿背着

你去。”岳老犟笑了笑：“兄弟，你背着我

去，还能再背着我回来？那一去一回可是

十几里呀！”那农民又连连作揖：“岳先生，

你放心，我一定再把你背回来。”

“那好，你就背着我去吧。”岳老犟说

着就要迈步出

门，回头对知

州管家说：“等

我回来马上就去给知州大人夫人看病。”

管家一听慌了，一把拉住岳老犟：“岳

先生，使不得呀，他背着你去，一去一回得

多长时间？知州大人可等不及呀！”岳老犟

笑了笑说：“想快嘛也不是没有办法。”管

家急忙问：“什么办法？”岳老犟说：“把你

的轿车借给我一用不就快了。”

管家怎么也没想到岳老犟会来这一

手，傻瞪着两眼在盘算：借给他坐也不是

不可以，可他要是再让那脏兮兮的农民也

坐上去怎么办？那可是知州大人才能乘坐

的轿车呀，知州大人要是知道了还不把我

给骂死！要是不让他用吧，谁知他会磨蹭

到什么时候，知州大人等急了又一定会臭

骂自己的。他思来想去犹豫难决，岳老犟

急了催促道：“管家大人，病可不等人呀，

要是车子不能借，我可就让他背着我去

了。”管家急忙拦住：“不，不，车子能借，车

子能借。只是———”他想说只是不要让那

脏兮兮的农民也坐上去，但又一转念觉得

还是不能这样说，这样一说岳老犟肯定就

不借了，于是改口道：“只是您老要快些，

时间长了老爷会骂我的！”

岳老犟笑了笑说：“你放心，我会抓紧

的。”回头招呼那位农民一同上了轿车，笑

眯眯他去给农民兄弟的母亲治病去了。

（二）巧为王老大买坎肩儿

岳老犟是农民的儿子，是在苦水中泡

大的，和那些穷苦百姓总有扯不断的关

系，总爱和年轻时的穷哥儿们交朋友。离

开农村进了城，又总爱和小商小贩们闲

聊，称兄道弟，关系甚好，对他们非常同情

和关心，除了看病不要诊费，吃药便宜或

不要钱外，有时还帮他们解决困难。

一年冬天，岳老犟看到卖油茶的王老

大衣着单薄，难以御寒，心里很不好受，决

心给他弄件皮坎肩儿穿。于是他给王老大

说：“王哥，要是有人央你找我看病，你就

说岳老犟说了，他不想看见我穿这破衣烂

衫，冻得搐脖子缩肩地站在他面前，不说

是穿皮袄，也总得穿件皮坎肩儿吧。他不

给你买皮坎肩儿你就不去。”

王老大苦笑了一下说：“岳先生，你别

说笑了，我一个卖油茶的谁会央我找您看

病，更不会给我买皮坎肩，我也不能让人

家买呀！”

“会的，总会有的，你等着。”岳老犟又

认真地叮嘱：“记住，他不给你买皮坎肩儿

穿，你就别引他去找我！”

王老大心想，我一个穷卖油茶的，谁

会央我找你岳先生看病，还得给我买件皮

坎肩儿穿？于是他就当是一句玩笑，从没

放在心上。

有一天王老大刚收拾好油茶挑子要

出门，真的有一个衣着讲究的人进门问

道：“您就是王老大吗？”

王老大看这人五十来岁，操的是外地

口音，不知道找他有什么事儿，怯怯地问：

“您是谁？找我有什么事儿？”

那人倒也有礼貌，拱一拱手说：“王

哥，我是州衙里的，近来患了病，病也不算

大，可总也治不好，折磨得我日夜难受。听

岳先生说您有个祖传秘方，专治我的病，

让我来找您。请您不要推辞，给老弟我治

治，要多少钱照付。”

王老大一听连连摆手：“官爷，我家几

辈子卖油茶，做油茶是有妙方，可哪有治

病的秘方！准是岳先生给你开玩笑，有病

你还是找他给治吧。”

这位官爷是一个聪明人，看那王老大

的样子不像是在撒谎，而且他又听说岳老

犟和小商小贩关系很好，有钱人找他看病

往往还得央求小商小贩作引见，心里就明

白了八九分，说：“王哥，您就耽误点儿工

夫，行个方便，和我一道去找岳先生，烦劳

您和岳先生说说，让他给老弟的病治治！”

王老大没有回答，只是在不停地挠

头。这位官爷忽然想起，哎呀，对，人家是

生意人，要是跟我去找岳先生看病，不是

耽误了生意吗？于是慷慨地说：“王哥，你

放心，今天的油茶我全包了，再给你些银

子。”

王老大心里不是想的这些，遭了误

会，急忙辩解：“不，不，官爷，我不是这个

意思。我王老大虽是个穷生意人，但也知

道办好事，帮人解难，积德行善，引您去见

岳先生让他给您治病自是应该，不能推

辞。一挑子油茶能值多少钱，我不在乎，病

比油茶要紧。只是———”王老大欲说又止，

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

这位官爷看了看犹豫难决的王老大

说：“只是什么，王哥你说，只要我能办得

到的，马上去办。”

王老大又挠了挠头，为难地说：“只是

他说过，我要找他得穿皮袄，少说也得穿件

皮坎肩儿，他不想看到我那冻得搐脖子缩

肩的寒酸相，要不就别去找他。官爷，你说

我一个卖油茶的一天能挣几个钱，一家人

能有吃的就不错了，哪有钱去买那玩意

儿？”

这位官爷一听，知道这是岳老犟想叫

他给王老大买皮坎肩儿。买吧得花银子，

不买吧王老大不会跟他去，就是去了，岳

老犟也不会给他治病。于是笑了笑说：“王

哥，你稍等，我去给你掂件皮坎肩儿回

来。”王老大百般拦阻，可这位官爷还是去

了。约莫两袋烟工夫，他真的掂着一件皮

坎肩儿回来，左说右劝让王老大穿在身

上，拉着他出了门。

岳老犟见王老大穿了皮坎肩儿心里自

然高兴，让二人坐下，给这位官爷诊了脉，

又仔细看了舌苔，然后开了药方拾了药。

说来也神，一服药吃过，这位官爷总

也治不好的病就全好了，他逢人便说：“我

那件皮坎肩儿买得值。”

（三）只改了一半

州衙里的师爷，是一位满肚子学问的

人，因为有知识，平时也看了一些医书，懂

些医道。要是有些小病，自己就可以处方

治病。

有一次他患了病，自己怎么治也治不

好，听说岳老犟医道高明，药到病除，誉满

汝州，妇孺皆知，他就屈尊去找岳老犟。

岳老犟得知他是州衙的师爷后，笑了

笑说：“您这病我不能看，因为我知道您肚

子里的墨水比我多，读了不少医书，深通

医道，我怎敢在鲁班门前耍锛呢！”

师爷苦笑了一下说：“岳先生，我是读

了些医书，但那是公务之余，闲来无事，消

磨时光而已，皮毛得很，小伤小病的可以

试试，但真的遇上了病就不管用了。您不

要听人瞎说，那都是夸大其辞，您还是给

我治吧，我求您了！”

岳老犟看他并不傲慢，还算真诚，就

说：“那我就不揣冒昧，斗胆一试了。”说罢

认认真真给瞧了一番，然后开方取药。

那位师爷回到家里仔细审看所拾药

物，但见巴豆、大黄等霸道之药，用量大得

惊人，他怎么也不敢照服。于是，将其减半

服之，服后病好一半，他又不得不去找岳

老犟。

岳老犟坚辞不治，说：“我早说过，您

肚子里装的墨水比我多，深通医理，我是

鲁班门前耍锛。可您非得让我给您治，我

给您治了，您又改我的处方，大人，您说我

还怎么给你治呀？”

那位师爷忙赔笑狡辩：“哪里，哪里，

岳先生的处方我哪敢更改。”岳老犟笑了

笑：“不敢全改，只改了一半。”师爷十分惊

讶：“何以见得？”岳老犟又笑了笑说：“如

若照服，病应痊愈。现在是好了一半，足见

你减我药量一半。”

那位师爷这才服其医术高明，不得不

以实相告。

（四）做人要有骨气

有一天，乡间一个姓秦的大户人家，

老爷子有了病，掌柜的就派管家套上轿

车到城里去请岳老犟。岳老犟一听有人

从乡间请他去看病，紧着把围在身边的

几个病号处理了，背上药箱，登上轿车，

匆忙出发了。

秦家离城约有二十多里远，当轿车行

有五六里路程，岳老犟感到一个人坐在三

边都是布墙的轿车里有点憋闷，就想和赶

车的管家闲聊，以求放松，于是就问：“你

家的主人姓什么，病了多长时间了，病情

怎样？”

管家一听岳先生问话，赶忙答道：“我

家主人姓秦。”哪里知道这“秦”字一出口，

岳老犟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猛刺了一下，忽

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两手扶着轿车的两

边，躬身伸出头来惊问：“你说，姓什么？”

管家以为他没听清楚，大声又重复了一

遍：“姓———秦———”岳老犟一听，没好气

地吼道：“停车，我不去了！”

管家很诧异，走得好好的怎么就不去

了呢？于是就问：“岳先生，怎么就不去了

呢？”岳老犟好像很生气地说：“为什么不

去了？你知道吗，大奸臣秦桧害死了抗金

名将岳飞，我们秦岳两家是世仇，我能为

仇人看病吗？”管家淡淡一笑说：“那都是

几百年前的事儿了，还提它干啥？”岳老犟

说：“做人要有骨气，不要说几百年了，就

是几千年也不能忘，你给我停车！”

任凭管家怎么劝说，岳老犟都坚决拒

绝，管家无奈，只好把轿车停了下来。岳老

犟提起药箱下得车来，头也不回，大步朝

城里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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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说：“这事还

得按规定办。”

碰了壁，我心里也挺不是

滋味。但我转念一想，近平同志

没给任何人办过不符合规定的

事，如果给我开了这个先例，他

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做呢？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梁

家河期间就酷爱读书学习。他

到正定后工作更忙了，这个习

惯是否还保持着？请您讲讲他

平时的读书生活，还有他工作

以外有什么爱好？

张银耀：近平同志在工作上特别勤奋，每天工作铁定要超过

10个小时，甚至十二三个小时。他晚上睡得特别晚，处理完公务，

12点以后还要读书。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的。有时候他在晚上10

点到11点就把当天的公务处理完了，这还是属于比较早的情况。

如果没有来访的或需要接待的，他就可以开始读书了，一般都会

读到夜里两三点。

近平同志读的书范围很广，包括工作方面的，社会方面的，

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等。他记忆力超群，看过的书，里

面的重点内容，他都能记得很清楚。

他来正定大概半年多的时候，我们到一位同事家里去吃饭，

这位同事的儿子四五岁，天资聪颖，小小年纪就知道很多三国和

水浒的故事。小孩子就对近平同志说：“习伯伯，我问问你，三国

有一段，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小男孩平时听父亲说习伯伯很

爱读书，所以提的问题有考一考他的意思，看能不能难住他。

近平同志对小孩子的问题对答如流，之后笑着摸摸他的头，

鼓励他说：“想要难住我，你还要好好学习啊。”

近平同志经常这样熬夜读书，还不怎么活动，我们就担心他

的身体健康，有段时间就督促他运动。我爱打篮球，程宝怀县长

也爱打篮球，我们就经常拉着他打篮球。有时候我们晚上也出去

转一圈，散散步。

近平同志还是很喜欢体育的，就是因为平时工作太忙，也很

少有时间关注体育。机关那时有一台黑白电视，下班以后，他有

空的时候，一听说有足球、篮球比赛什么的，就会抽空看看。他特

别喜欢足球，我们在一块儿看足球比赛挺过瘾，该进的球没进，

他就惋惜地拍大腿说：“哎！太臭了！”进了球，我们跳起来，他也

跳起来欢呼。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和群众打交道很多，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他和群众交往的事情？

张银耀：你们可能看过一张照片，就是近平同志坐在一张桌

子前听一位老大娘倾诉。这是实际情况，不是摆拍。他经常在正

定县大街上放个办公桌，接待群众，现场做信访工作，让群众有

什么事情，直接向他反映。这在正定县过去是没有的，他是第一

个这么做的。这样做才能听到老百姓真实的声音，也是联系群众

的一种好方式。而且，近平同志的工作效率很高，老百姓有什么冤

情，反映什么问题，他都是当场就拍板，立刻安排相关部门去处理。

正定县现在也经常搞现场接访工作，这个好传统就是从他那时候

开始的。

近平同志平时工作中也非常实在，非常接地气。平时县委领

导班子开会，我兼任常委会的记录员。他讲话，处理工作，都严格

按照民主集中制办，尤其是民主发挥得特别充分。在会上，常委

会的同志人人都要发表意见，有什么看法都要当面提出来。最后

近平同志作为书记再把大家的意见汇总、做结论。所以不管是民

主还是集中，这两个环节他都做得非常好，非常到位。他讲话没

有虚话、假话、套话、大话，做事也是办实事，注重实效。

正定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长期作为河北的政治、经济、军

事和文化重镇，文化遗存丰富，素以“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

牌楼”著称。近平同志来正定不久，就把县城大街小巷都看遍了，熟

悉了环境和风土人情。对什么地方有什么文物，文物是什么情况，

文物的保护措施做得怎么样，都了解得清清楚楚。这种情况下，他

再做相关决定，就很到位。 （未完待续）


